


架密实的铁丝网
,

铁门深锁
。

我随着大伙儿一起走过去
,

还没

到门口
,

荷枪实弹的警卫就示意我往

东去
,

原来男女进门还要分道
。

我往东

走了 5 0 米
,

终于发现在草坪间有条泥

土小道
,

通向半地下的一座高不及两

米的狭窄铁门
。

平望过去这门相当低

矮
,

让人觉得很不舒服
,

一块白色告示

牌立在路口
,

注明
: FO R LA DI ES

。

我

突然就想起
“

晏子使楚
”

来
,

晏子是春

秋时期齐国思想家
、

外交家
,

楚王为了

羞辱齐国使者晏子
,

在城门旁开一小

门来迎接个子矮小的晏子
,

晏子当年

这样铿锵有力地反击
: “

使狗国者
,

从

狗门入
。

今臣使楚
,

不当从此门入
。 ”

虽

然伊斯兰教国家的妇女在生活习俗上

受些限制
,

但以我的经历看
,

大部分场

合还是受照顾的
。
不知道这个领事馆

是否修建于塔利班执政时期
,

对待女

性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
。

罢了
,

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
,

毕竟

自己既不是出使
,

也不是对方邀请
,

根

本没有谈判的资本
,

只能硬着头皮钻

进小门
,

到门房卸下背包
、

相机
、

电话
,

由一个长着红苹果脸的年轻粗壮女警

察搜了全身
,

才得以进到院中
。

从外面看不出
,

这里面居然别有

洞天
,

花草繁茂
,

绿树成阴
,

建筑古朴
,

行人如织
,

仿佛进了公园
。

跟晓宇他们

会合后
,

填好签证申请表
,

同护照一起

递进签证大厅的窗口 。

接收我们资料

的是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
,

穿着传

统式样的月白色长袍
,

看了一眼我的

护照
,

眼神炯炯地问
: ‘,

你是中国人 ,

哈
,

去阿富汗做什么, ”

“

去旅游啊
, ”

我说
, “

这是第二

次了
。 ”

“

哦 , 你对阿富汗有什么看法?
”

小伙子饶有兴趣地追问
。

“

我喜欢阿富汗
, ”

我说的是真话
,

上次旅行归来时我就常这样跟朋友介

绍
, ‘.

喜欢那儿的手抓饭
、

哈密瓜
、

善良

淳朴的人们
,

还有数不清的帅哥美女
。 ”

小伙子听后眉开眼笑
: “

哈哈 ’

好
,

你们下午 2 点左右来面试吧”
’

可怜天仙妹 有家却难回

出了签证大厅
,

只看见菲达和毗

牙站在树阴下聊天
,

不见晓宇
。

他跑哪

儿去了 , 我正在到处张望
,

晓宇不知

从哪儿钻出来
,

神情严肃地冲到我面

前
,

把我拉到一旁
,

悄悄指普某处急切

地问我
: ‘’

你看见没?
”

“

什么呀 , 哪儿啊。
”

我顺着他手

指方向看过去
,

仅仅一堆人而已
。

“

哎呀
,

那个 { 白衣服的 ! 穿裙子

的 !
”

晓宇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
。

白⋯⋯裙子 , 哦 ! 我终于明白他

看到什么了
。

一袭白裙
,

衣袂飘飘
,

瑶

鼻柳眉
,

明眸皓齿
,

不施粉黛
,

亭亭玉

立在人群中
。
阳光透过树阴

,

点点散落

在包裹她秀发的素白披肩上
,

使她愈

发光华动人
,

仿若一个不食人间烟火

的仙子
,

看得我如痴如醉
,

神魂颠倒
。

ll.
·

⋯看到没? 还没行到?
”

也不

知晓宇晃了我多半天我才回过神来
,

转头一看
,

晓宇满脸焦躁之色表礴无

遗
,

我不禁心中暗叫失态
,

回应他道
:

“

嗯
,

好美的女孩子 } ”

说完
,

竟然不

由自主地叹了 口长气
:

这样超凡脱俗

的美貌
,

得多少世才能修来啊。

我们俩终于锁定了同一 目标
,

下一

步必然是
—

上前搭汕
。

就算得不到任

何收获
,

近距离一睹芳泽也好
。

手里没

了相机
,

少了层伪装
,

不过

我身为女孩子
,

去跟陌生女

孩打招呼虽然唐突了些
,

倒

也不致冒犯冲撞
,

晓宇自然

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
。

她身边有好几个年长女

性
,

看来是一家子
。

我们走

过去跟大家礼貌地打声招

呼
,

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
。

还好
,

长辈们没人礴出诧异

神色
,

全都礼貌地点头回

礼
,

好奇地看着我们
。
天仙

妹妹微微侧头正面对着我
,

轻启朱唇
,

用流利的英语作

礼节性的回复
,

象牙般光洁

无瑕的脸庞上明眸好似两汪

秋水
,

实在叫人沉醉痴迷
。

不知所云地闲扯了一会儿
,

总算

理清思绪
,

听明白这天仙妹妹一家是

阿富汗人
,

离家 8 年了
,

现在好像还是

难民身份
,

来申请返乡的
。

看她的神态

举止
,

应该出身大户人家
,

受过高等教

育
,

可惜也是有家难归故土难回
。

漫长

的近千年间
,

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几乎

总是硝烟弥漫战乱无休
,

和平之神似

乎将他们遗忘
。

残酷的战争
,

往往只是

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权欲和贪婪
,

却有

多少家庭为此流离失所
,

多少生命从

此凋谢
。

晓宇悄悄捅捅我
,

我知道该问天

仙妹妹要联系方式了
。
经过两周同行

,

我们已经达成了这点默契
。

可惜
,

天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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妹妹说她没有 E 一m ail 地址
,

要家庭住

址和电话又未免太过鲁莽
,

只好把我

的邮箱地址和晓宇的电话写给她
,

有

没有机会再见
,

只能看缘分了
。

不知道是不是审美疲劳
,

我们眼里

的天仙妹妹对菲达和毗牙两人并未产生

震撼效果
。

拖我们出去吃午饭时
,

他们

还奇怪为何我俩神色异常
:

并未特别留

意我们面前的绝色美女
。

可惜相机被留

在门房里了
,

又不能生生拉着天仙妹妹

去外面拍照
,

那样太无礼了
。

我们满怀

怅惘地告别了她
,

出去吃了顿索然无味

的中饭
,

急匆匆赶回领事馆
,

佳人已经

不见踪影
,

自此杳如黄鹤
。

面试太神速 一句即通过

进门依旧得走
“

狗洞
” ,

依旧得留

下一身细碎物品
,

依旧得接受
“

苹果

脸
”

的搜身
,

然后在领事办公室外等着

叫我们的名字
。

毗牙果然是有门路的人
,

走过去

跟看门的警卫耳语几句
,

就见那警卫

推门进去
,

不一会儿出来
,

叫我和晓宇

进去
。

一进门
,

光线陡然暗下许多
,

重

重帷慢隔出许多进深
,

幽密而厚重
,

这

间办公室足足有2 0 0 多平方米
,

纵深的

尽头光线明亮
,

照出一个宽大的写字

台
,

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男人

神情肃穆地坐在桌后看文件
。

暗处走过来一个英国管家式的男

人
,

把我们引到桌前坐下
。
这种排场

,

只能用
’‘

宫廷
”

感觉来形容
,

不过用在

阿富汗驻 巴基斯坦 白沙瓦的领事馆
,

似乎又比较滑稽
。

轻轻坐下
,

我眼光柔

和地看着对方
,

用余光扫了扫桌上的

名牌
:

某某领事先生
。

“

你们去阿富汗做什么?
”

领事先

生等我们坐下看了他一分钟之后终于

发问
。

“

旅游
。 ”

几乎每次签证面试
,

对方

都会首先问这个问题
。

“

嗯 !
”

他似乎很满愈地点点头
,

翻了翻我们护照之前的签证记录
,

然

后在一张表格上龙飞凤舞地签上几个

字交给我
: “

半个小时后去签证大厅取

你们的签证
。 ”

这就完了, 两个人进来
,

就我说

了一个词
,

面试就完了 , 简直意犹未

尽嘛
。

遗憾不已地退出领事办公室
,

把

我们的神速面试讲述给眺牙
,

顺便夸

了他几句
。

小伙子乐得脸上笑开了花
,

屁颠屁颠地带我们去签证大厅候着
。

下午办事的人没有上午多
,

不过

也还有四五十号人
,

东一堆西一堆地

等着
,

草地上也坐了些人
,

完全像在

游园
。
签证大厅里已经没人在窗口排

队了
,

早上遇见的那个英俊签证官看

见我过来
,

远远就打了个招呼
。

走过

去寒暄了几句
,

帅哥热情地把他的名

片递给我
,

说以后联系
,

有困难可以

找他
。

这个领事馆当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

的了
。
从羞辱女性似的旁开小门

,

到游

园般自在的领事馆大院 ; 从英俊热情

的帅哥签证官
,

到清新淡雅的阿富汗天

仙难民 当然还有那间富有
“

侯门深似

海
”

寓意的宫廷风格领事办公室
。

近日

在网上看到(喀布尔时报)2 006 年4 月

3 日的消息说
,

阿富汗政府决定关闭白

沙瓦的领事馆
,

以此作为对一周前示

威群众攻击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傅路支省

首府奎达市领事馆的回应
。

要是真的永

久撤了这领事馆
,

如此独特的风格倒将

成为绝唱了
。

不过
,

我相信这只是种分

分合合的政治把戏
,

迟早会恢复的
。

办好签证
,

当晚请毗牙
、

他叔叔麻

布及他们的几个朋友吃了顿地道而丰

盛的中国饭
,

第二 日一清早我们启程

去阿富汗
,

菲达则独自返回伊斯兰堡
。

物是人亦是 边境遇故知

在旅馆门口叫了辆出租车去边境
,



要收我们 15 0 0 卢比
。

我清楚地记得两

年前我从边境到白沙瓦时
,

只付了7 0 0

卢比
。

通货膨胀也没这么厉害吧
,

何况

这两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稳定
,

价格

变化很小
。

跟司机讲价
,

司机师傅咬定

青LJJ 不放松
,

非要 1 50 0 卢比
,

说着说

着漏出一句话
: ’.

现在是夏天
,

开空调

时耗油量大
,

所以要收你们 15 0 0卢比
。

如果不开空调
,

只需要 1 10 0卢比
。 ”

我跟晓宇相视一笑
,

会心地点点

头
,

慢条斯理地告诉司机师傅
: “

那就

别开空调了
,

我们热习惯了
。 ”

司机怔了一下
,

问道
: ’‘

不开空调

你们受得了么 , 这么热的天”
,

太阳很大
,

气温很高
。

可是比起被

人当冤大头宰的不爽
,

以及前几日经

历过伊斯兰堡桑拿天的煎熬
,

这点热

度对我们还真不算什么
。 “

不用开
,

我

们受得了
。 ”

11 0 0就 1 10 0 了
,

得在中午

之前赶到边境
,

不然会误了行程
。

谈妥上路
。

我们把车窗摇下
,

虽然

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
,

但还不至

于感觉太难受
。

走了一阵
,

我注意到司

机额头热得油汪汪的
,

冒出了豆大的

汗珠
,

好像坐在桑拿房里
。

再过一会

JL
,

司机已经汗流涣背
,

身上的长袍湿

了一半
。

好家伙
,

敢情是这位司机师傅

受不了热天气
。

我碰碰晓宇
,

两人在后

座偷笑不止
。

大约开了 3 0 分钟
,

司机

师傅终于忍不住
,

开足了冷气
,

关上四

面窗户
。

“

我们用不着空调 !
”

我叫道
。

“

没事
。
不收你们空调费了 ! 唉

,

这鬼天气 ! ”

“

扑味
—

” ,

我俩终于忍不住笑

出声来
,

这不是弄巧成拙嘛
,

司机师傅

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
。

冷气打开
,

凉风徐来
,

果然舒服多

了
。

一路悠闲地穿越开伯尔部落区
,

在

柏油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行到尽头
,

会看见两座高山并肩扼守着一道重要

关 口
,

这就是吐尔汗边境口岸
。
此关一

过
,

就到了苦难深盆的阿富汗
。

旧地重游
,

两年前的情景历历在

目
。

想起当年刚过境时对阿富汗的难

舍和对巴基斯坦的琉离
,

想起那个混

上我包的出租车并肠肠骚扰我 的无

赖
,

想起当日午后让天地失色的瓢泼

大雨
。

两年时间
,

说短也不短
,

我当

下的心境跟两年前已大不相同
,

而这

个口 岸也繁忙了许多
,

不仅过往人群

摩肩接踵
,

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车也川

流不息
,

边贸生意呈现繁荣趋势 ; 说

长吧
,

却没有物是人非的凄凉
,

两年

前跟我聊过几句的两个巴基斯坦边防

军官居然还能认出我来
,

热情地把我

们请进办公室
,

每人招待了一瓶冰镇

百事可乐
,

把饮言欢
,

再行别过
。

办完手续
,

随着人群走过边境大

门
。

刚过到阿富汗这边
,

人群出现骚动
,

气氛突然为之一紧
。

哪怕还在同一片天

底下
,

相隔仅仅数十米之遥
,

两边的氛

围差异竟然这么大? 我茂喻自疑惑
,

发

现士兵们端着枪将人撰漪晰分开
,

留出

中央一条空道
,

严阵以待
。

稍待片刻
,

两辆丰田沙漠王子气焰嚣张地冲过来
,

“

嘎吱
”

一声急停在边境线附近
,

从车

上走下几个戴着墨镜
、

身穿迷彩服的大

汉
,

在阿富汗边防军官的陪同下 四处转

了一圈
,

不到三分钟便回到车上
,

牛烘

烘地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
,

车盖上印着

两个硕大的蓝色字母
: UN

,

车身上的

标记是 UNHC R (U n ite d N atio n s Hig h

C o m m is sio n e r fo r R e fu g e e s ,

联合国

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
,

简称联合国难

民署 )O 闹了半天
,

只是联合国的工作

车队
,

虚惊一场
。

注视着联合国难民署的车绝尘而

去
,

算一算离 2 0 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打

响阿富汗战争已经四年
,

阿富汗却还

得借助联合国干预来维持国内秩序
,

攀力冲突
、

恐怖袭击仍不时发生
,

这不

可不说是一种悲哀
。

美国政府所谓的

反恐战略
,

除了维护自己在世界棋盘

上的利益之外
,

究竟是在反对恐怖
,

还

是在更大范围内制造恐怖 , .

(责编 晓鸣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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